
【特 稿】■

主辦機構：

明報特輯部製作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隔星期四出版 2024 . 12 . 12 星期四明月灣區C9

第四十三期

浴火重生浴火重生——巴黎聖母院之春巴黎聖母院之春 ●綠騎士

沉默了五年的鐘聲，又再在巴黎上空迴蕩。鐘

樓駝俠的魂魄定也雀躍？重建聖母院這項「世紀

大工程」壯舉，涉及人文、科技和建築等方面，

引起的共鳴遠遠超出宗教界。自十二世紀以來，

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的加冕儀式，這座「石

后」鏤滿重要歷史文化紋痕。二○二四年十二月

七日晚，特別音樂會上以古典為主，亦融合了歌

劇、福音歌曲和流行音樂。其中郎朗與法國廣播

愛樂樂團聯袂演奏聖桑的協奏曲，馬友友先以大

提琴即興伴法國名演員瑪麗安．葛蒂雅（Marion

Cotillard）朗誦雨果的詩〈橋〉、然後獨奏巴哈

名曲，還有許多名家演出，伴火鳳凰劫後重生。

舉國的歡欣氣氛，也如巨漣漪般泛開到全世界。

「老太君」年輕了幾百歲
「老太君」年輕了幾百歲。它向來都是黑沉

沉，莊穆得近乎抑鬱，有點兒似個披華麗但污

垢宮庭服的王后。現在它重回「春天」，衝了出

來，整體光澤明麗，使人眼前一亮。尤惹人觸目

的是兩側二十三個小教堂和六條通道的牆壁與柱

子，以及那些逃過祝融魔爪的巨畫、玻璃窗、彩

玻璃、水晶大吊燈、大理石地板……它們委屈於

年深月久的燭煙人氣塵埃下，在清洗修補後重現

星空和各種彩悅情景的原來面目。此外，二十個

大小銅鐘和有八千條管道的管風琴等也被徹底清

理。新添了熠熠生輝的巨大聖物箱，珍藏聖母院

最寶貴的文物：耶穌受難時戴的荊棘王冠的片

塊，一千五百張橡木椅子、線條簡潔的領洗池、

多彩的禮儀服飾等，都是出自名家之手。

電氣、暖氣、尤其是消防系統都實施了全面更

新，基建亦比以前更堅牢。災禍到底過去了，可

說是絕境逢生，因禍得福。

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在火焰與碎

石暴擊後的地獄氣氛中竟然絲毫無損，當然被信

眾奉為奇蹟。當局特別留下了一小片冷卻了的鉛

液，放在耶穌的手上，像火災的封印。

如此艱鉅的復修工程，在短短五年內完成，亦

是一項由人創造的奇蹟。巨額捐款無疑是一度主

要力量。有來自一百五十個國家三十四萬捐助

者，從天文數目到小孩在撲滿中掏出一元，都要

支持，像是全世界都要參與這項救亡；可見它在

人們心中的重要性，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募捐

行動。獲得總數高達八億四千六百萬歐元。目前

整個修復工程耗資約七億，餘款一億多歐元，會

繼續進行一些附帶工程，如把聖母院的周圍地

帶，改造為草木盎然的城市綠洲等。但其餘用途

仍未決定。

火災後的維修方案引起了排山倒海的爭議。應

採何種風格重建倒塌了的三個穹頂？人們發揮了

匪夷所思的想像力，甚至有人提議改為露天花

園，讓遊人休歇。其實牽涉到廣泛的文化意識底

蘊。有人力主要與時共進，走向人群。但保持傳

統卻是更深遠的民族精神基礎。終於決定依照原

來風格重建，雖然大量採用現代科技，但很多維

修工序仍沿中古技法進行。在主要工程之一、重

建穹頂支架（俗稱「森林」）時，堅決不用鋼筋

水泥、金屬或其他現代物料，而採用來自法國各

地的二千棵橡樹，以中古技法製成巨柱，使已化

為灰燼的「森林」重生。也是很法式的浪漫。

熱情洋溢「聖母院精神」
這幾年間聖母院四周一片忙碌，它被鐵籠般的

建築鋼支架罩，像個接受治療的巨人。這邊起

重機升入雲霄、那邊河上運送材料的船隻往來，

有時更有直升機吊下重物。二千多名精英技術人

員全力以赴，要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大困

難。他們充滿使命感，以參與這項工程為榮。日

以繼夜地趕工，很多時入夜後經過，仍見燈火通

明。聖母院正式開幕前一周的預訪中，總統與一

小群有關要人踏進復修後的聖母院，第一批接待

的便是技術人員。

主辦方面一直都非常重與普羅大眾的溝通，

五年來，工場四周遊人絡繹，露天展覽介紹各有

關項目，並有兒童繪畫展覽等等，集體熱情洋

溢，形成了一股新的「聖母院精神」。

外子是建築師，又特別關心宗教建築，一有空

便要跑去看，像探候一個康復中的親人，對每階

段的進展都興奮不已。更常談到建築物複雜的互

動和平衝等等，中古時代已懂運用如此精深技

巧，使人驚嘆。

另一個也是由人創造的奇蹟是當年消防員的機

智和膽色，搶救了夾在生死關頭的聖母院。最難

忘是當志願隊冒死衝進去已被火焰侵佔的北鐘樓

那刻，千鈞一髮。當時許多人都緊張得屏息了呼

吸，直到現在提起仍捏一把汗。既為消防員的安

危驚懼，又恐如果整組共約十六噸的大鐘因木支

架被焚而倒下，會牽連到全座建築倒塌，聖母院

也會只剩瓦礫，無法重建了，它的命運像懸了在

一根線上。此外他們臨危不亂，救出了所有重要

文物，使人激讚。現在於九十多米高的新尖塔頂

處、立風格新穎的風信雞避雷針，雙翼是火

焰，裏面藏聖物、參與工程者的長名單，及巴

黎大主教致消防員的謝詞。

人間紛爭 疑雲密布
教宗方濟各不接受邀請，卻會於一周後訪南法

的科西嘉島，法國政府對此很是不滿。梵蒂岡方

面的官方解釋是教宗重到訪一些邊緣地區。但

一位梵蒂岡專家指出，這件教會盛事，理應請教

宗選擇日期。而有關局方是訂了日期之後才去邀

請教宗出席，極不尊重。其間奧妙，錯綜複雜，

不過那是另一個課題。總之，無論怎樣重要的文

化瑰寶，都解決不了人間紛爭。

歷來許多大教堂王宮堡壘遭受災劫，並非罕

見。巴黎聖母院也曾數次被破毀劫剿，如一七八

九的法國大革命、一八三一的里昂工人起義、一

八七一巴黎公社時期等。今次大火的起因，雖然

官方一再聲明是工程漏電意外，其實仍疑雲密

布。引起這疑竇的無疑是因為宗教狂熱的極端分

子恐襲猖獗，不少天主教堂遭受縱火。

大火發生後不但有些回教國家中極端分子熱烈

慶祝，連有些同是信奉耶穌的人也十分高興，一

個極端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師說：「太好了，是上

天懲罰！」因為基督教極端反對天主教徒信奉聖

母。在這項文化大災難之前，他們只是困在狹窄

的教會派別鬥爭之間，早已忘了宗教的原義本是

追求大愛。

無條件接納所有人
法國自一九○五年實施政教分離法律後，聖母

院是國家產業，教會只是用戶。文化部長提議，

依效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著名教堂，向遊客每人收

取五歐元的門票費，以資助情況危殆急需修繕的

教堂。神聖清規地也不能不食人間煙火，靠信眾

「添香油」不足夠，大多數遊客都不會無端端自

動奉獻。但此提議遭天主教會激烈反對，強調教

會的宗旨是「無條件接納所有人……這既是信仰

的象徵，也是教會的責任……教堂不應對信徒和

遊客進行區分。」終於勝訴，千萬遊人也能繼續

免費踏進去觀賞大教堂的壯麗與精美。遊人各自

修行，誰只為打卡？誰會在崇高宏麗的氣氛中心

靈受到感染？也只有聖靈才知。

聖母院的宏偉、親切、動人
聖母院在塞納河中的「城市島」（ Île de la

Cité）（編按：另譯西岱島）上，與緊連的聖路
易島為巴黎最古老的心臟地帶。

在無數人心中，它的鐘樓與《鐘樓駝俠》的加

西莫多（Quasimodo）已分不開。雨果筆下，這
個醜怪無比的駝子躲住在鐘樓裏，暗戀美麗的吉

卜賽舞孃。愛恨善惡織成曲折離奇的悲劇，撼動

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不知多少次被搬上舞台、銀

幕。

雨果在一八三一年完成這本厚達十一冊的巨

著。以一四八二年為時代背景，主題是不要只看

外表，心靈才是最重要。不少人仰望鐘樓時都不

免想到這故事裏的人間七情六欲。這正是聖母院

的動人處，宏偉得來很近地氣，在無數教徒或非

教徒的心中都很親切，因各自與它有個人的心靈

交流。

我對聖母院也懷有特別感情。數十年前初到巴

黎，在美術學院的時代，我們一群窮留學生朋友

都紛紛找工作。女孩子們不是去替人看小孩、做

家務便是在中國餐館工作。但生命路上有時會碰

上小奇蹟，我竟然得朋友介紹到一間小畫廊任職

秘書。畫廊在塞納河邊的夢特貝露堤上，離美術

學院只走十五分鐘便到，我一早一晚上課，下午

便去上班。其實法文也說不通，卻也能應付。小

畫廊像個乾坤袋，在裏面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尋夢者和變化無端的事。很多時沒有人來，只是

坐在那兒，多數是看書、寫稿和「眈天望地」。

大玻璃窗看出去，對岸便是巴黎聖母院。兩年

間，這座宏美建築在陽光或雨雪中，綠蔭或枯枝

掩影裏，伴我渡過了生命中最奇異繽紛的一段旅

程。為了印證它的重建、考驗和復興，我畫了幾

張畫，其中一張《復興》，大教堂由靈鳥伴飛

出重重災劫。（二○二三年十二月初至二○二四

年一月底在奧塞美術館附近的Orenda國際畫廊展
出。）

我在一首小詩中寫過「生命是一個不斷療治創

傷的過程」。其實「大生命——歷史」，何嘗不

是一樣？在不斷的災劫中，人類永遠努力掙扎向

前，一次次浴火重生。

（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畫家。）

編按：「我在一首小詩中寫過『生命是個不斷療治創傷的過程』。其實『大生命——歷史』，何嘗不是一樣？在不斷的災劫中，人類永遠努力掙扎向
前，一次次浴火重生。」歷經五年多的修復，具有八百多年歷史的法國巴黎聖母院於十二月八日正式對外重開，旅法香港作家綠騎士對聖母院懷有特殊
感情，一直關注巴黎聖母院重建修繕過程，今配圖詳述其中見聞，以及煥然一新的聖母院、牽涉的人間紛爭、聖母院的宏偉親切動人。

▲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在火焰與碎
石暴擊後的地獄氣氛中竟然絲毫無損。

（Serge Leblanc攝）

▲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在火災中絲
毫無損。當局特別留下了一小片冷卻了的鉛液，
放在耶穌的手上。 （Serge Leblanc攝）

▲復修後的聖母院整體光澤明麗。
（Serge Leblanc攝）

▲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及院前聖誕市集。 （Jacques Gosselin攝）
▲巴黎聖母院重建修繕工程進行中。

（Jacques Gosselin攝）

▲為了印證巴黎聖母院的重建、考驗和復興，綠騎
士畫下了《復興》（92x65厘米 2024年），畫中
大教堂由靈鳥伴飛出重重災劫。（綠騎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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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語言
●香港中文大學 施津泱

我總覺得夢是神奇的東西，可以

在現實基礎下發展出與事實不符

或超現實的情節。我飛過、溺

水過、遇名人或喪屍過、一口

的牙齒碎過、撞牆而不死過。現

實世界大抵不會經歷的那些，都

可在夢中實現而我又不用承擔後果。因此，我頗

愛做夢的，感覺上就像經歷斷裂式的第二人生。

那些不允許幹的事、不允許發泄的情感，以及被

壓抑的一切，統統在夢中得以釋放。我不必介懷

他人的目光，不必承受自我意識審查，不必成為

被壓抑的「我」。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具體情節

經已忘記了，只記得夢裏的我哭得很慘很慘，而

四周的人都給我一個擁抱。雖然是夢，仍然得到

一絲實際撫慰。

從前在某些書籍得知，夢可能是潛意識的呈

現，是潛意識欲與我們對話的一種方式。以往上

心理學課好像學過潛意識是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

望。自此以後，我便特別留意夢的情節及其感

受，希望了解夢的語言，了解自己。若然匯報或

測驗等情節出現在夢境，我便得知「啊！我好像

很擔心呢。」倘若我在夢中哭得死去活來，我又

會：「啊！我似乎需要讓自己好好發泄負面情

緒。」

清醒之時，我強迫自己將這些情緒及想法拒諸

門外；鬆懈之際，它們又會輕輕敲開大門，以夢

的語言討關注，着我好好關懷、好好照顧它們。

始終，它們都是我的一部分。

你的「夢想」是什麼？
●暨南大學 顏舒琪

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開學之初

老師都會讓我們寫下自己的夢想

和目標。記得小時候，夥伴們

的夢想真是五花八門，有的想

成為人民英雄、有的想成為宇航

員、有的想成為企業家，而我立

志想成為一位老師。

學校彷彿是孩子們的第二個家，老師彷彿是孩

子們的第二個父母。老師每天早上在門口迎接我

們，放學會在門口跟我們說再見。他們無私奉

獻，默默地教導和關愛每一位學生，陪伴着孩子

成長。或許從小，老師偉大的形象就刻印在我的

腦海裏，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他們。

長大後，我更深刻體會到老師們的付出，有教

無類，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識都傳授給你。有人

說：「老師很辛苦，家長很難應付。」我常常問

自己：「如果大家都認為老師很麻煩而不從事，

那麼下一代由誰來教導？」因此，我更堅定自己

的夢想，要成為一名老師。希望自己可以教導和

幫助下一代，把知識傳承下去。每逢我回中小學

探望老師時，他們總會說：「等你回來接棒！」

我一直都銘記在心，努力學習，希望自己能夠如

老師一樣優秀，可以作為下一代的榜樣。

作為青年人，要擔當新時代的責任和使命，激

勵自己不斷前行，實現人生夢想。夢想看似遙

遠，但只要我們一步步實踐，遇到迷茫時不要放

棄，終點就在前方。

走進夢的隨意門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黃安琪

如果「夢」是哆啦A夢的隨意

門，我希望跨過這扇門，向三十

歲的你揮手。

你會認得我嗎？還是會躲避

我的目光？你要知道，沒有人比

我對你更真心實意，為你的成就

而歡呼，任由激動的小鹿撞響心跳聲；沒有人比

我對你更百分之百，為你的遭遇而心痛，洞察你

堅硬外殼下的那份脆弱內心。你與我是世上無雙

的共同體，你要記得回望我啊！正如十九歲的

我，不時回頭注視過去的自己一樣，三十歲的你

也要記得停步回顧啊！雖然你我隔着時差的玻璃

罩，但我相信，不論是吹沙入眼的刺痛，還是生

產時咬緊牙關的陣痛，你我也能感同身受。就算

你的心事日記像芝麻蒜皮般瑣碎渺小，我定能在

一瞬間捉緊你的那份難過，接住你的那顆眼淚。

可是，我落下的眼淚又如何被前方的你接住？

有時，淚水缺堤，會像洪水一樣將我淹沒。在追

趕未來的路上，我總是誠惶誠恐，陷在不知明日

的迷茫中……我希望未來的你，也能回頭緊擁一

下我吧！請給我保證，你不會走上歪路，不會傷

害別人，更不會自暴自棄，放縱自己，你就是我

的希望啊！請給我安慰，讓我知道未來的忐忑只

是杞人憂天，讓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現在的

我努力下去，就一定能到達你所在的未來。也請

你成為讓我嫉妒的存在，讓我嫉妒你的收穫。如

此一來，我才能將你視作明燈，以你照亮灰濛濛

的現在。

【學苑春秋‧學府點滴】■

胎 記
●香港中文大學 李穎樺

夢如胎記，天生使然。

偶爾，在夢裏，透薄的赤肌黏

附在冰冷的手術台上，如即將

被宰割的魚。頭上的燈射出刺

眼的白光，前方有四、五個人，

很朦朧，如斷頭的天使。天使們

正圍圈，密謀，像是某種禱告的儀式。

側首望去，我的左手旁正置一把手術刀，冷

峻的尖口尚沾染鮮腥的紅。看向自己的左手，

手臂上撕裂開一道傷痕，是蛇微張的瞳孔，流

濃稠的血，像濃痰，也像淚水。凝望傷痕，我

與蛇交流：是天使的救贖嗎？還是我自己的墮

落？蛇沒有回答，只是越發擴大瞳孔如盤古開闢

出天地界線的片刻，爆裂。我拼命地掙扎、顫

抖、尖叫。在瞬間，猛地張開眼睛，也像盤古。

回到清晨，我躺在具溫度的床上。坐起來，我

盯自己手臂上的疤痕，都癒合了，才安慰自

己：「係夢呀。又係新一天。」

夢過去了，停留在時間之外，卻銘刻在生命之

中，如隱蔽的胎記。

在新一天的開始，我踏進港鐵，看到無數的人

站立在迅速行駛的車廂裏，閉雙眼，嘗試進入

夢的領域，不論酣甜或苦澀。然後，在停站的某

刻，緩緩張開眼睛，像是打破夢境與現實間緊閉

的界線，開闢出裂痕，在狹縫中，努力生存。

這是人的胎記。

夢

織 夢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鄭嘉儀

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夢。

夢中是多年前的自己，踏着小

小的梯間路，臉上的笑容總是

很自然的綻放開，和着清風，

邀着明月，仲夏的夜晚，路燈下

撲閃着螢火蟲的點點光芒，曾有

四個小女孩，在這下面放肆的笑過。這是一個似

奶香般美妙的，童年之夢。

我也曾，追憶過那樣一個夢。

夢中是幾年前炎熱的夏天，一切的時光陡然切

回原點，人生若只如初見。那個學校，路旁有高

大的樹木，蒼翠的綠色，脈絡間清晰刻下深沉的

棕色。有那樣一些人，走進一個教室，帶着天真

懵懂。在一起相處的一天又一天裏，在嬉笑吵鬧

的明媚回憶裏，有些人，就那麼永遠的定格下

來。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畢業」可能是傷痛的詞

語，帶走了曾坐一起的同學，一切依舊只是巨大

的離別弦音奏進每個人心裏。

「當時只道是尋常」，那是一個似巧克力般

的，青春之夢。

我自己，卻正編織另一個夢。

夢中是花一樣的年紀，我看到一個女孩，背着

書包，邁進大學校園。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離

開朋友，第一次要獨立。不再是被庇護的小鷹，

而要屹立長空，直衝藍天。原來世界還有這樣的

顏色，灰白交織的陰影，卷子上鮮紅的叉，一個

人在寢室的默默啜泣。突然就變換的巨大反差，

一個人慢慢的、倔強的走過了一年。

風雪載途，寒風刺骨，凜凜的像刺刀，割進了

青春的回憶中，有些痛。

夢中一切恍若真實。我看到在一切苦難結束

後，淡淡的初夏六月，陽光形成俏皮的光斑，揮

灑汗水的時光鋪開前方的路，所有的負擔變成禮

物。夢中的孩子，笑得真誠而溫暖。

似琉璃般的夢，永遠都需要我自己編排，在夢

境與現實交錯之間，我重新找到自己，一步一

步，踏實向前走。

結 束
●香港都會大學 陳之晗

我十歲以前住的那個老家，是舊

式的獨棟公寓，與大約十年前被

稱作「危房」的那種相距一步

之遙。白天，樓梯轉角的平

台，旮旯處常常蜷縮老鼠一樣

的蝙蝠，頭向內緊貼牆角，只

露出覆蓋灰毛的背部，即使用腳尖去擠，也一

動不動，如同死物。用棍子撥動，使牠稍稍離開

佔據的角落，牠才顯露出生命，快速地挪回原

處。牠有時會消失一兩天，隨後又出現在其他樓

層的同一個位置，移動的方式、身體的全貌，由

於牠的忍耐，全在我所知之外。

我小時候堅信這是某種異星生物，又驚訝於牠

的膽怯，乃至於按耐不住地想要探索這種忍耐的

極限。於是，在某個晴朗的傍晚，這個渾身絨毛

的怪物在承受了我的多次輪番騷擾後，啪啦地彈

地而起，一團灰影飛入了外面逐漸陰沉下來的天

空，那瞬間的形象，在我的腦海中很快找到了同

類，匯入無數個夜幕裏成群徘徊在街區上空的蝙

蝠群之中。而我呆望牠迅速消失的那片空間

裏，勢不可擋地沉降的霞光，並且聽見一種幻

覺破碎的聲響。那是童年的偉大想像被擊潰的聲

音，是夢結束的聲音。

二十一歲的夢
●暨南大學 伍常旭

前段時間，夢到一個溜溜球

（港稱搖搖），醒來後便匆匆下

單。終於，當我握上了它時，

看那透明的外殼，上面還有

些許反光，像是泛起漣漪的湖

面。念了兩句記不清的招式，霎

時間，化身刺客，探手而出。「咻」的一聲，溜

溜球在空中劃過矯捷的弧線，緊接停滯空中，

轉起圈來，球繩牽扯手指，彷彿看到十年前的

自己。可要收球了，怎麼樣都收不回來。球逐漸

開始偏移，打轉，翻滾，撞在地板上，嘭嘭響！

聲音刺耳尖銳，斷開了我與它的聯繫。

漸漸地，我明白，生活裏早已沒有了無聊遊戲

的位置。

上個月，媽還打電話過來，問實習找得怎麼樣

了？支支吾吾說了半天，告訴她投了幾十份簡

歷，應該很快就會有消息。但我也拿不準！參加

過幾次校招面試，對面一聽是文學生，就拿走簡

歷，聊些有的沒的，後面才知道是被衝業績了。

當天晚上，夢到自己坐在一堆書裏，有大學裏看

過的《 魯迅全集 》、《 臺北人 》、《 唐吉訶

德》……可我只想在裏面找到一本兒時的書——

《湯姆．索亞歷險記》，尋找那些關於冒險、海

盜、寶藏的回憶。

更多時候，一睡醒就要頂燈學習，毫無印象

前一晚的夢，白天又煩惱將來何去何從。為什麼

兒時沒有那麼多的思慮？過往的無聊，未來的彷

徨，都被遺忘、預測、交織在二十一歲的夢裏。

白日銀河
●顯理中學 陳羨貽

我夢到了白日銀河，也夢到了

你。

傾瀉漫天的流光溢彩模糊了

你的模樣、我的夢境、我們的

世界，睜開眼睛的剎那你便消散

得無影無蹤，剩下幾絲夢裏殘影

也無法捕捉。

那是我們見面的唯一方式，我並不認識你，也

不能仔細描繪你千萬種的輪廓，你的存在讓我感

到迷幻，暗想我們是不是在哪裏見過的同時告

訴自己並沒相遇過，你偶爾會成為惡夢孜孜不倦

地纏繞我，在被凝結的時間無限循環，儘管總

有被打碎的一刻。

孤獨總會隨深夜來襲，我站陽台眺望弦

月，零落碎星如雨撒在空中，也僅寥寥幾顆而

已，今晚的月色些許縹緲，雲層遮蓋住了誰的心

事，我向冷月呢喃，月亮會否夢見我？

我再次入眠，早已習慣你的存在，我仰頭一

望，白日銀河荒誕般光怪陸離，無一不充斥我

的瞳孔，我借一抹月輝與你對話，用星芒刻畫出

你的臉龐，你輕撫我的頭髮微笑，締造某種

維度的聯繫。日月顛倒的世界，枯萎即盛開的

花，看似混亂的宇宙規則逐漸擊潰我的認知，無

論在哪個世界，哪個當下，都不會對此察覺懷

疑，我在無限接近真實的同時，也在遠離真實。

若燦陽是明月，深夜是白晝，又如何判定是非

對錯，如果我說，世界或許本該如此呢？

我再次夢見你的同時，已經分不清是哪方在夢

境之中。


